
张 莹

点评

世说新语

Ｔｅｌ：０１０－６４０９８348

Ｅ－ｍａｉｌ押qqyx＠live．ｃn２０１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冰点·人物10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从玉华

报人

传奇

十大网络用语真是依据“语料数据”挑出来的？
你和你的脚丫子信吧。

汤显祖为何从容
用脚丫子想， 谁信 “中国大妈” 成

为今年十大网络用语之首？
“中国大妈” 是个中性名词， 没有

感情， 没有调侃， 没有技术含量。 在今
日自恋、 浮躁、 暴虐、 非62度二锅头不
算酒、 不能砸得你跳起来的话不算话的
氛围里 ， 中国大妈太没血性 ， 太低度
数， 太不穿越了。

网络用语发布者称： “这个群体代
表了当下中国理财意识觉醒、 有着热切
投资需求却不具备专业素养的部分消费

者， 中国大妈对黄金的购买力导致国际
金价创下2013年内最大单日涨幅。”

错。 从理财来说， 不具备专业素养
的大众， 首选是炒房， 其次是炒股； 那
些具有特定渠道者， 第一是拿项目拿贷
款 ， 第二是潜伏PE等待 IPO———买黄

金？ 真大妈了。 而从吸引眼球来说， 大
妈没有 “妹纸” 乖巧， 没有 “萝莉” 性
感， 没有 “常艳” 香艳———常博士和衣

老师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 寻找各种版
本敲得手指疼， 安能让大妈抢了注目？

其实， 排名网络用语第八的男性大
妈 “土豪 ” 却适应了当下心情 ： “土
豪” 原指在乡里凭借财势横行霸道的坏
人， 在今日网络中， 土豪是指有知识没
文化、 有财富没精神、 有成功没追求、
有排场没内容、 有外表没灵魂的人。 也
就是说， 归根到底 “土豪” 还是个守法
的良民， 是好人， 和土豪做朋友， 城管
不管 ， 警察不抓 。 如果中国大妈 ， 对
外， 上街游行钓鱼岛， 对内， 整理戏弄
俊女婿 ， 上桌， 大餐麻将一手胡 ， 触
电， 劲歌辣舞全无敌———排名第一就没

得说了。
网络用语发布者是国家语言资源监

测与研究网络媒体中心、 商务印书馆、
中国网络电视台， 它们的依据是： 规模
动态流通语料库， 语言信息处理技术，
在监测语料数据的基础上， 对今年出现
的流行词语、 新词语、 网络用语展开分
析、 综合、 提取而成。

瞧瞧， 这语言很不网络嘛。 而且，
我以为 ， 商务印书馆是网络语言的天
敌。 但人家是国家队， 有权威有资源，
权且信吧。

“高端大气上档次” 排第二， 显然
没有 “高富帅” 来得有节奏。 排第六的
“喜大普奔 ”， 是 “喜闻乐见 、 大快人
心、 普天同庆、 奔走相告” 的缩略， 也
有毛病， 记起来费劲。

“爸爸去哪儿” 排第三， 这又让人
起疑 ， 这么多年了 ， 血雨腥风皮糙肉

厚， 中国人还像幼儿一般见地？ ———多

年前第一届金话筒奖， 第一名得主是主
持幼儿节目的， 至今我都不信。

排第四的是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虽然此言来自一段讲述端午节由来的小

学作文， 但却不是幼儿思维。 大家凡事
便疑虑， 想剖析针砭， 但转念一想， 一
是不必那么认真， 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
享受， 何必像方舟子和崔永元那样死较
劲； 二是怕说多了说错了， 就可能吃官
司进大牢， 何必呢， 自谦 “小伙伴” 顺
坡下驴吧。 不大明白的是， 原话是 “我
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为何发布时成
了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这就没了现
场感和亲历状， 就好比把实名举报改成
匿名打小报告了。

“待我长发及腰” 有些意境， 其全
文是 “待我长发及腰， 少年娶我可好。
待你青丝绾正， 铺十里红妆可愿。” 这
种缠绵不是当下境况可酝酿的 ， 所以
《牡丹亭》 里的 “情不知何起， 一往而
深”， 亦显得珍稀。 当下却把这珍稀演
绎为 “待我长发及腰， 拿来拖地可好
……” 说是调侃搞笑， 却是顽劣心绪。
怎么也想不明白， 汤显祖的元朝为何比
当今从容许多 ？ 当今怎就出不了汤显
祖， 怎就容不下长发及腰？ ———还不及

腰， 就烫了染了三俗了。
其余的 “女汉子 ” 、 “摊上大事

儿 ”、 “涨姿势 ” （长知识 ）， 白开水
般 ， 全无意义 。 随便拎几个都更有味
道， 比如大V， 霾， 薄案， 李某某， 千
古逆贼。

十大网络用语真是依据 “语料数
据” 挑出来的？ 你和你的脚丫子信吧。
而今年的年度字 “房”， 和年度词 “正
能量”， 是专家评选的， 不掩饰专家的
口味。 咱以为， “正能量” 民间说的不
多， 官家也说的不多， 至多是为了显示
接地气才用用， 见哪个官家正式文件把
“正能量” 叨叨着？ 其实， 可以替换的
正面的年度词有许多， 如中国梦， 网络
安全， 打老虎拍苍蝇。

李南秀： 一个人
在孙子接种乙肝疫苗后死亡的第

10天， 70岁的李南秀一个人的时候仍
会不可抑制地失声痛哭， 事实上， 整
个悲剧的全过程， 她一直是一个人。

儿媳先天弱智， 儿子在外打工。
12月4日， 是她一个人抱着孙子趟过
泥泞的山路， 挤班车， 转小巴， 辗转
赶到县里的衡山二院去打疫苗。

孩子当晚出现异常之后， 李南秀
又是只身一人， 天不亮就爬起来， 再
次出发求医问药。 人来人往的县医院
里， 这个年迈的老人抱着刚满月的孩
子 ， 没有人能告诉她孙子到底怎么
了， 也没人有耐心指点她该去哪里寻
求更好的救治。

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只能

抱着孩子一次次步履蹒跚地往衡山二

院跑， 挣扎着想为孙子抓住一根救命
的稻草， 甚至没能及时发现， 裹在厚
厚棉被里的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一个小生命就此夭折， 医院忙着
撇清责任， 社会更关注疫苗的安全，
孩子的爸爸为生计所迫分身乏术， 孩
子的妈妈因先天的疾病对眼前的伤痛

毫无感知。 为这个生命的逝去恸哭不
已的， 仍然只有李南秀一个人。

胡启初： 不留

来到这个世界以

后 ， 上帝吝啬地没有
赋予胡启初应有的健

康 ； 即将离开这个世
界之时 ， 胡启初却慷
慨地献出了自己的一

切。
20年间他奉献给

读者2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他从13
岁开始与病魔做殊死斗争的经历， 让
更多的人找到了坚强生活下去的勇气

与毅力 。 网友们称他为 “中国的保
尔”。
胡启初还把温暖献给了留守儿童。

他在母校建立了 “守望之家”。
病情复发以后， 得知自己无法被

治愈的胡起初， 这次更是选择了彻彻
底底的奉献： 捐款全部转给 “守望之
家”， 遗体全部捐献。

除了爱， 他自己什么也没留下。

傅珍芳： 边角料

默默无闻做了

两年好事， 当媒体
准备帮56岁的衢州
妇女傅珍芳呼吁一

下的时候 ， 她只希
望有服装厂给她提供点儿边角料。

她需要这些布料做鞋面， 送给敬
老院的老人们。 这位腿脚略有残疾的
阿姨， 做起针线却毫不含糊， 脚踩老
式缝纫机的踏板， 几下就能完成一个
鞋面。

绵密的针脚锁着她童年时憧憬温

暖的梦， 小时候尝过冻疮的滋味， 她
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把温暖送给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时间在一针一线下走过， 过去的

两年里， 傅珍芳缝制了上千双棉鞋，
送给周围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 这
些棉鞋虽然造型朴实甚至笨拙， 却有
着说不出来的厚重与踏实。

更重要的是， 它们提醒着人们：
在这个 “日渐冷漠” 的社会里， 还有
不少朴素的善意， 就像傅珍芳手里用
做鞋面的那些边角料一样， 虽然零零
碎碎， 却能拼凑出温暖的形状。

迪尔马·罗塞夫： 被 “抓包”

一张亲子图让巴西

的民众抓到了总统迪尔

马·罗塞夫的小辫子。
这位66岁的女总统

在度假时怀抱外孙乘坐

轿车的照片被放到了报

纸上 。 从这张照片里 ，
人们没解读出女总统在政治生活之

外， 还有身为慈祥外婆的另一面， 倒
是有不少挑剔的巴西民众， 不留情面
地指责罗塞夫触犯了交通法规。

因为巴西现行交通法规定， 1岁
至4岁的幼儿在乘车时， 必须坐在专
门的 “婴儿椅” 上， 否则属于 “严重
违法” 行为。

对于民众的指责， 理亏的罗塞夫
没有任何辩解 ， 在个人的 “推特 ”
上， 她诚恳地写道： “我的外孙就坐
在我的怀里， 这是一个错误。 交通法
规定得很清楚： 儿童应当拥有专门的
坐椅。 为了这个错误， 我请求原谅。”

别急着为罗塞夫 “知错就改” 的
行为叫好， 也别急着向当下某些特牌
车的行径拍砖 。 没有那些挑剔的眼
睛， 结局可能大不一样。

181名孤残儿的“新老爸”
本报记者 韩俊杰文并摄

实 习 生 张 敏

33岁的马乐在澳大利亚本有着令人羡
慕的生活———他从事国际贸易工作， 妻子
是注册护士长，两人年薪加起来有100万元
人民币。然而，父亲的突然去世改变了他的
生活，父亲给他留下了181名孤残儿童。

说父亲马守政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也
许有点儿夸大———他先是经营一家小面粉

厂，然后是建学校，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乡
镇企业家会更准确。

2003年，马守政创建了一所民办学校。
2010年，马守政在这所民办学校的基础上，
和当地民政局一起创办了河南省唐河县正

昌儿童福利学校， 专门招收县里的孤残儿
童。这些孤儿和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上课，
下课了，在同一片操场上玩耍。

今年7月，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后，马
乐回国陪着父亲住院、治疗，四处求医。

住院期间，马守政依然放不下学校的
孤儿们，经常问：“换季了，孤儿们的衣服买
了没？鞋子买了没？”如果这些小事情不能
够很快得到回复，他就会闹些小情绪，朝儿
子吼几句。

有空的时候，父子俩会一起聊天儿。父
亲讲自己做过的一个梦：“我梦到自己的心
脏和马亮的心脏连到了一起。两人共用一个
心脏。他再不会犯病了！”

马亮是学校收留的一个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的孤儿。马守政住院期间，总是拜托
儿子给马亮找个好点儿的心脏病专家。他
还说，等自己死了，把心脏留给那孩子。

出院后的马守政，已经两个月没见到
孩子们了， 刚到家就发起了脾气：“孩子们
呢？我要见他们！把他们全带来！”

很快，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被带到了家
里。老师多次交代孩子们，希望他们能说几
句安慰马守政的话。可是见了马守政之后，
这些孩子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趴在
他床头，和他哭成了一团。

马守政去世前， 意识已经开始模糊，
认不出人来了。

学校的白老师趴到他床头问他：“还
认识我不？”他微微睁开眼睛，嘴里幽幽地
吐出两个字：“衣……服……”

白老师轻轻说：“你放心吧，孩子们的
衣服已经买好了！”他便闭上了眼睛，不再
说话。两天之后，马守政离开了人世，年仅
58岁。

马乐坦诚地说，自己当初并没有想到
要接管学校，甚至在父亲病重住院期间，他
还想着等他去世之后，就把学校转手出去。
“毕竟我和妻子费了很大的努力才移民到
澳洲，我们已经习惯了那里舒适的生活。”

可等父亲真离开之后，他竟然也已经
舍不得学校和那些孤儿们了。 他最后做了
一个痛苦的决定———接管孤儿学校， 成为
这些孤儿们的“新爸爸”。

这所儿童福利学校，一直被当做河南
省里的骄傲。这种“民间投资、民政扶持、社
会捐助、养教一体”的新模式，不断被媒体
宣传报道，被各种调研机构研究着。

可是，这个模式新颖的学校在面对资
金缺口时，依然显得孤立无助。

每来一个记者采访，马乐就会给他计
算一遍一个孤儿所需要的花费： 学习生活
费3600元、衣服费500元、住宿费500元……
181个孤儿每年的花费近百万元。

一直以来，孤儿学校的经济来源都是
民办学校的盈利和民政部门以及慈善团体

的支持。 然而民办学校每年只有二三十万
元的盈利， 其他方面的支持也难以填补资
金的巨大缺口。

2011年3月份，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曾
下发通知， 明确规定河南省内孤儿基本生

活费发放标准为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不

低于600元，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儿每人每
月不低于1000元。

然而， 在马守政的孤儿福利学校，孤
儿从唐河县民政部门拿到的补贴只有每人

每月350元。
马乐到民政局跑了一趟又一趟，希望

补助能够到位。而民政局方面一直回应说，
正在协调资金，等年底看结果。

唐河县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常广

英表示，正在协调相关部门，希望把孤残儿
童们全部办上城市低保。这样，每个孤儿每
月可以再拿到300元的补助。

两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约对这所
学校的145名在校孤儿进行为期三年的生
活费援助，每年每人标准1500元。到明年4
月，这份援助将难以继续，因为预算已经排
不上了。

马乐在澳洲时，曾两次向父亲打钱共
130万元人民币用在孤儿学校上。 现在，夫
妻俩没了收入。

如今， 马乐的妻子住在浙江父母家
中，每天照顾两个孩子。两岁的儿子最喜欢
看热播的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每次看
完，他总缠着妈妈问：“我爸爸在哪儿啊？为
什么不陪我玩呢？”

妻子虽然常常向马乐抱怨不应该放弃

自己的理想和家人的幸福，可是她又总在想
办法能给那些孤儿们募集到更多的捐助。

“如果资金问题迟迟不能够得到解决，
我只能考虑把一部分孩子转移到公立的福

利机构去。”马乐皱着眉头说。
可提到县里专门收养孤儿的机构，马

乐叹气：“那是一所只能容纳十几个孩子的
孤儿院。我很担心，孩子们离开我们后，不
仅会失去这里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 甚至
会重新流落街头。 能够打工已经算是好的
了， 有的之前就是在大街上在村子里瞎晃
荡，谁给吃的就吃点儿。”

冬天来了，正昌儿童福利学校的孩子
们已经穿上了保暖的棉衣。 可是马乐提到
孩子们的衣服的时候有点抬不起头：“那些
多是我老婆从温州募捐过来的旧衣服。我现
在压力实在太大了， 只能先让他们穿旧衣
服。父亲在世的时候，都是给孩子们买新衣
服，从来不让他们穿别人捐赠的旧衣服。”

最后一记重拳落在下颌的时候， 34岁
“高龄 ” 的拳击手齐漠祥已经意识模糊 。
他把两只手臂搭在拳击台的护栏上以支撑

自己的体重， 眼神涣散， 喘着粗气。
对手的重拳仍然不断落在他身上， 直

到被裁判拦开。 他的教练替他做出了 “抛
毛巾” 认输的决定。

这一幕被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下来， 剪
辑在拳击纪录片 《千锤百炼 》 的结尾部
分， 事实上， 昏沉沉的齐漠祥对自己是怎
么输的、 怎么走下拳击台的， “完全没有
记忆”。

今年12月， 影片在全国公映。 北京一
家影院里， 开场时还嘻嘻哈哈的年轻人，
慢慢安静下来， 最后有人泪流满面地出
场。
在首映式上 ， 练了26年拳击的齐漠

祥 ， 从头到脚 ， 都有这项运动留下的痕
迹。 个子不高的他， 有着结实的肌肉， 左
眼睑上两公分长的淡粉色疤痕格外显眼，
那是眉骨开裂导致的 ， 嘴角上的两道疤
痕， 分别缝了 “六针” 和 “八针”， 左手
无名指关节骨骼塌陷， 右手掌缘处的骨头
却高高凸起一块， 他朝自己腰际比划着：
“肋骨也断过。”

一个男观众握住齐漠祥的手， 说他尽
管最后败给了日本人也是 “真男人”。 纪
录片的结尾 ， 是 2011年在会理举行的
WBC洲际拳王争霸赛， 齐漠祥与来自日
本的青年冠军松本章宏， 争夺洲际国际轻
量级的金腰带。

齐漠祥没有赢得金腰带， 关于他的纪
录片， 却赢得了金马奖。

他跟刘德华握了手， 跟成龙合了影，
开始有粉丝找他签名， 会理县里开始着手
处理他拖了八年的工作编制问题。

会理二中的楼前挂起了庆祝横幅， 校
长在升旗仪式上通报喜讯， 县里还组织了
观影会， 县领导也表示， “很感人”， 但
“那场比赛能赢就更完美了”。

但齐漠祥觉得， 金马奖给他带来的最
好的事情是， 他担任拳击教练的会理二
中， 今年9月， 终于给他们修建了专门的
练习场地。

那是一个六米见方的的红色专业拳击

台，四个角柱上，围着手腕粗细的绳子。 这
意味着，齐漠祥和他的“63个孩子们”，再也
无需在训练中心院子里的泥地上练拳了。

会理是齐漠祥的故乡， 那是四川凉山
彝族自治州的一座古城， 四面环山， 当地
人大多种植烤烟为生， 山里的孩子， 除了
读书， 基本没有其他的出路。

从2006年至今， 齐漠祥在会理二中的
拳击队当教练， 没有正式的编制， 没有工
资， 住在母亲家里 “啃老”。 他房间的灯
泡是60瓦的白炽灯， 墙上挂着各种规格的
拳击手套， 拳王阿里的海报贴在他床边，
床下有几十本训练心得。

每年， 他都跟着姐夫一起， 到山村的

小学去招募学生。 “好好练， 拳击或许会
改变你们的生活。”
一些胆大的90后会开玩笑地提出 “教

练你打一个”， 齐漠祥则笑着回应， “我
打？ 我怕伤到你们”。

“练拳击不是为了打人， 我也不是教
你们打架，” 他又紧接着对孩子们强调 ，
“拳击， 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孩子们似懂非懂 ， 他们亲切地叫他
“齐哥”。 拳击队的孩子们住在田径场边一
间用仓库改成的宿舍里， 每天清晨， 齐漠
祥都会敲打着窗户外的铁栏杆把大家叫

醒， 进行晨间的体能训练。
他们每周有一次实战对抗训练， 所用

的拳击手套和护具， 几乎都是齐漠祥参加
职业比赛时用过的旧物。 他们也没有真正
的拳击台， 孩子们就在操场的空地上， 围
成一个正方形。 齐漠祥要做的， 是站在边
上， 高声喊着开始。

但齐漠祥还是想回到拳击台上， “打
一条金腰带”。 当教练5年后突然做出这个
决定时， 他已经34岁了， 体能状况还不到
巅峰时期的50%。

正在记录拳击队孩子们生活的纪录片

导演， 迅速决定把 《千锤百炼》 的主线，
改到他身上。

他想念那个台子。 “那是你的舞台，
全场观众都在看着你， 为你加油， 为你欢
呼。” 这位拳击教练对自己的徒弟们，描述
当初站在赛场中央的感觉。 这位中国最早
的职业拳击手，2004年第一次站在WBC赛
场上时，第三回合就KO了对手，随即兴奋
地趴在围绳上，对全场观众狂吼。

但他不得不在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了

拳击赛场， 2006年， 齐漠祥在职业比赛中
七战六胜一负， 在全国的排位不断提高，

一度成为次羽量级亚太地区第五。
与此同时， 职业拳击运动在中国的推

广越来越艰难， 没有赞助、 没有政府支持
的齐漠祥， 不得不 “对现实低头”。

这位在家乡小有名气的拳击手， 过了
很长一段 “并不体面甚至颠沛流离的生
活”。 他在广州推销电话卡， 又和朋友去
西藏做了一阵子生意， 没有稳定的收入和
住所。

但他还是无法让自己离拳击台太远，
最终， 齐漠祥放弃了在成都找到的一份健
身教练的工作， 回到家乡大凉山， 当拳击
教练。

“做别的都不快乐。”他说。母亲劝不动
他，只能企盼儿子起码“尽快找个对象”。

他最爱的拳击电影是 《洛奇》， 十几
岁的时候他就把 “三部都看了”， 他甚至
曾为了出国训练， 永远错过了自己的初
恋， 至今仍然单身。

对拳击， 齐漠祥 “打从心底地热爱”，
拳击让他感受到身体最原始的生命力。

在当教练的这几年， 他离真正的拳击
台最近的时候， 是在带着徒弟们参加比赛
时， 那大多是自治州、 县级别的比赛， 简
陋的赛场里， 孩子们站在临时搭起来的台
子上 ， 齐漠祥坐在台下 ， 不时喊着 “侧
闪”、 “别仰头” 之类的场外指导。

但那些曾经拿过省冠军、 洲冠军的孩
子， 长大后几乎都告别了拳击， 或是去工
地当保安， 或是去当特警 ， 或是回到山
村， 继续种植烤烟。 爱徒何宗礼虽然还在
省队训练， 却一直成绩平平， 在放弃的边
缘徘徊。

齐漠祥期许甚多的爱徒缪云飞也放弃

了拳击， 那位年轻人的母亲， 甚至不满地
表示， 儿子这些年跑去练拳击， 是 “被整

歪了”。
在告知 “齐哥” 自己要去云南打工那

天， 缪云飞心里觉得， 如果不是有 《千锤
百炼》 剧组的摄影机对着， 齐哥一定会揍
他的。

齐漠祥决定重回赛场的那一天， 他坐
在院子里， 用左手遮住眼睛， 不让摄影机
拍到自己流泪的样子。

还有许多个类似的细腻瞬间， 都被剧
组放弃了，“我一边遗憾为什么这段没有拍
下来， 一边觉得， 应该给他一点空间和尊
重。”制片人韩轶在拍摄期间，和齐漠祥成
为很好的朋友，也对拳击有了新的认识，那
并非她小时候所以为的 “血腥和暴力的运
动”，而更多象征着“坚持”和“越挫越勇”。

比赛前， 他在空无一人的会理体育
中心， 独自围着拳击台， 默默走了几圈。
那时他或许已经猜到，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
登上国际比赛的拳击台。

纪录片不是故事片， 没有完美的落
幕。 比赛结束的当天晚上， 几乎 “人事不
省” 的他， 被 《千锤百炼》 剧组的人送到
医院 “挂点滴”。

事后， 他苦笑着说： “人生很多事都
要看机遇。”

2012年纪录片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放
映， 专程坐飞机到美国的齐漠祥， 坐在几
千人中间， 头一次看到成片。

会场的灯亮起来时， 这位拳击手已经
哭得无法站起身来。

“值得吗？” 许多人都问过他这个问
题。 他从来没有第二种回答： “值得， 拳
击就是我的人生”。

比赛失败后， 齐漠祥发现， “我还是
我， 但世界全变了”。 会理是个很小的县
城 ， 人们几乎都彼此认识 ， “日本人走
了”， 但他 “还留在家乡， 家乡跑不掉”。

他上街买包烟都得低着头， 把檐帽压
得低低的， 即使如此， 因为在比赛前， 他
的巨幅海报曾在县城广场上最醒目的位置

悬挂了半年， 乡亲们仍能轻易把他认出
来， 到处都是异样的眼光和小声的议论，
“输给了日本人”、 “丢人”。

“走出来真的很难 。” 甚至到现在 ，
回忆起那段日子， 他都会无意识地用手指
反复卷起帽衫上的衣带， 放到嘴边轻咬，
“幸亏有那群可爱的孩子。”

看到教练在台上被击倒的一瞬间， 守
在台下的徒弟们， 表情都是僵硬的， 一位
女徒弟， 甚至当场 “眼泪大滴大滴地流下
来”。 比赛后， 他们安慰齐漠祥， “我们
要努力训练， 给齐哥争光”。

看着徒弟们， 齐漠祥觉得， 自己 “必
须站起来” 了， 因为那样才符合他一直教
导他们的 “拳击精神” ———愈挫愈勇。

他继续教着这群 “可爱的孩子” 练拳
击， 选择退役的何宗礼被他叫了回来当训
练员。

“我跟他说过， 如果想挣钱， 我帮你
找别的工作， 但可能和拳击就没有什么关
系了。 他思考后觉得自己还是喜欢拳击，
所以就来帮我了。” 谈到爱徒的选择， 齐
漠祥黝黑的眸子里闪着光。

他给训练中心新建好的拳击台拍了

照 ， 发在微信朋友圈里 ， 表示等沙包入
场 ， 就可以训练了 。 他自豪地向别人介
绍： “瞧！ 我们的拳击台！”

他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拳击手，退役后留在家乡，8年来，他领着一群山村里的孩子们练习拳击，没有正式的编制，没有工
资。离开赛场5年后，他重返拳击争霸赛，却没能战胜对手。他说：“拳击，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输了金腰带 赢了金马奖
本报记者 张 渺

齐漠祥在拳击台上


